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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邻名迹

1938 年 5 月，从西安迁来城
固 不 足 两 月 的 西 北 联 大 做 出 了
一个重要决定：学校将成立一个
考古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考古
会），对 当 地 多 处 两 汉 时 期 的 文
化 遗 存 进 行 考 古 调 查 ，其 中 ，城
固 县 城 西 郊 的 张 骞 墓 是 首 要 的
调查目标。

5 月 20 日一大早，西北联大
历史系师生一百多人列队走出了
城固文庙大院，西北联大校本部
当时就设于此处。打头的几位先
生特别引人注目，他们都是 40 岁
上下的年纪，有的身着长衫，有的
穿 着 西 服 。 他 们 是 校 常 委 徐 诵
明、李蒸和几位教授，其中包括许
寿裳、黎锦熙。师生们走出县城
小西门，沿着窄窄的村道走向城
西的张骞墓。

对于某个地域的地理风俗、
文物遗存，知识分子总有着敏感
而独特的嗅觉，初来乍到的联大
师生很快了解到，汉中境内有着
丰富的文化遗存，特别是近在咫
尺的张骞墓。张骞是西汉王朝鼎
盛时期走向世界的著名外交家、
探险家，他的身上自有一种开拓
进取的锐气与雄风，这使饱受战
乱流离之苦的联大师生感受到了
本民族曾经拥有的历史荣光。

联大于 4 月初来到汉中，将
六所学院 23 个系安置于三县六
地，并于 5月 2日在联大校本部所
在地城固举行开学典礼，一切教
学活动就此展开。5 月 18 日成立
考古会，5 月 20 日便对张骞墓及
周边区域进行地面调查。

张骞墓位于城固县城西北约
3公里的博望镇饶家营村，师生们
徒步一小时许来到了张骞墓，站
在墓前环顾四周，不禁人人都肃
穆起来。墓地在村子的西北角，
坐北朝南，墓冢呈覆斗状，坐落于
一片不规则的长方形台地上，墓
周古柏环绕，墓南有一砖龛，嵌有
清朝乾隆时毕沅所立“汉博望侯
张公骞墓”隶书碑，及清光绪五年

“汉博望侯墓碑记”“张氏后裔碑”

三通石碑。台地以外均为耕地。

只有墓地西北角有数座近代墓，

再外，则为村落。

为师生们担任向导的当地村

民指着墓外半埋在地里的两块大

石说：那是张骞墓的镇墓“神兽”，

称之为“石虎”，村民常来“祷病乞

嗣 ，问 医 求 子 ”，石 虎 常 常 显 灵

……又有一学生跑来说：墓东北

侧有矮房两间，房门外挂有大鞋
一双！师生们便同去观看，见那
是两间土坯房，与当地民居无异，
木板门紧闭着，门侧土墙上赫然
挂着一双十分古旧的大号朝靴，
黑面白底，靴底二尺有余，底厚足
有 三 寸 ，靴 下 摆 放 着 燃 尽 的 香
火。这情景不言可知，博望侯足
大健行，以此超大之靴彰显其行
走万里广通西域的神功伟力！教
授们十分感慨：城固虽偏居一隅，
但乡民们却有如此见识，用这般
独特而又朴素的方式表达对先贤
张骞的纪念，了不得呀！然而，眼

下 正 值 抗 战 ，国 力 不 济 ，民 生 凋

敝，一代国使的墓园竟是如此狭

小 凌 乱 。 整 个 墓 园 与 庄 稼 地 相

连，边界不明，墓冢杂草丛生，陵

前石兽（虎）长埋榛莽。若不加以
清理整修，妥为保护，眼见着先贤
名迹日益荒废……

当日调查完毕时，师生们在

墓地周围的麦田及邻近的村庄采
集到一批绳纹残砖、残瓦及花纹
陶片等遗物。

对张骞墓的实地踏访引起了
联大几位校 常 委 对 地 方 文 化 的
高 度 关 注 ，5 月 21 日 下 午 ，校 委
会 就 考 察 张 骞 墓 一 事 再 次 进 行
了 商 议 。 考 古 会 制 定 了 下 一 步
工 作 计 划 ：第 一 ，发 掘 张 骞 墓 前
石兽（虎），并原地筑台陈列 ；第
二，修葺张骞墓本体；第三，勘探
张 骞 墓 与 石 刻 之 间 有 无 其 他 石
刻 ；第 四 ，于 张 骞 墓 前 立 碑 记 述
考古工作经过。

（二）墓园考古

城固是张骞的生葬之地，他
的后裔子孙世世代代在此地繁衍
生息，守护祖茔，每年清明节均有
祭祀。联大校方就张骞墓考古调
查一事，与县政府及张骞后裔进
行了见面磋商，拟定于 7月 3日对
张骞墓前镇墓兽进行发掘。

是日，何士骥、周国亭两位先
生一大早便率数十名学生及 6 名
工人来到张骞墓，县府所派保安
队、联保主任、保长和甲长等人也
一并到场。

两尊石虎在墓南麦地中相对
而卧，距墓园约 170 米，走近看，
石虎颜色青灰，表面多有剥蚀，它
们蹲伏在地，尾部陷入地下，足似
有残缺，但两兽肋骨左右各七，隐
然可见，整体看来制作古朴，状貌
生动传神。

当地村民将石虎说得神乎其
神，说这古物“愈掘则入地愈深，
若遇暴雨则水涨石高，永远能保
持其露出数寸之状态……”。所
以 ，原 计 划 发 掘 石 虎 需 用 4 至 5
天，但动工之后发现石虎陷入地
下不算太深，当天就完成了清理
工作。

然而，发掘石虎时，当地有人
告知：张骞墓东部被雨水冲出一
洞，何士骥等人便在当日下午去
墓东察看。果然在荒草丛中看见
了已露面的汉代花纹砖砌成的拱
门门楣，门楣下即为一洞，洞周泥
土稀松，有一推即倒之势。询问
当地几位联保主任和保长，得知
此洞于 1932 年被雨水冲出，向内
约 3 米可见砖壁整齐，分列三门，
建筑宏大。后因小孩入内玩耍，
导致土壁塌陷，洞口就被当地人
掩埋了。

何士骥等大为惊异……
后来，何先生在《修理张骞墓

报告》中有一段陈述：“窃意若遇
不肖之徒，妄自出入，擅加损毁，
则甚违吾人所以保护名墓与尊敬
先代民族英雄之本旨。即于返校
后向考古会提出报告。又经会中
允可，派骥等为筹备员，又首先呈
明政府机关，并通知县政府及张
氏后人，会同商议保护及修理办
法……”

面 对 如 此 情 形 ，仅 对 墓 本
体 进 行 简 单 的 修 葺 已 难 尽 人
意 ，遂 将 工 作 重 点 转 向 墓 道 的
清理发掘。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发掘一
座古墓非同小可。除了必要的经
费保障以外，需要考虑的现实问
题还有很多。比如：当时陕南文
化教育十分落后，民风尚不开化，
初来乍到的西北联大不仅要与地
方政府协商，还需要与张氏后裔
进行沟通，同时也要逐级上报。

西北联大拟发掘修理张骞墓
墓道的事在城固当地传得沸沸扬

扬，张氏后裔张林庵等十人于 8
月 6 日向县政府呈文反对，呈文
大意是：听说“考察会”（指考古
会）准备考察张骞墓，涉及墓基、
墓道和墓中古物，这是要把墓打
开呀！前不久考察会把墓前石虎
挖 出 来 还 没 有 重 新 埋 置 恢 复 原
状，因为那是墓外的陪葬品，所以
我们没有深究。现在他们竟然要
掘墓开坟，这可是世界上最惨痛
的事情啊！我们作为后裔子孙能
不伤心吗？考察会纵然不念及张
公是我们的祖先，也要看在我们
的祖先对国家贡献大的份上，不
要开掘墓葬，使其永远得到完整
保存，也成全了我们后裔子孙的
拳拳孝心……

发掘工作尚在计划之中，便
遭到如此的质疑和反对，这使联
大方面颇费踌躇。如何让当地民
众特别是张氏后裔了解他们对张
骞墓进行“考古发掘”的良苦用心
呢 ？ 几 位 教 授 决 定 拜 访 张 氏 后
裔，他们随着当地保长来到了县
城西南二里处的张骞出生地博望
村，找到了张氏后裔代表张林庵，
七十多岁的张林庵是一位德高望
重的老者。来自京城的大教授们
亲自登门拜访，使得张老先生十
分感动，也在这个张姓人家居多
的小村庄引起了不小的波动。教
授们以其博学和诚意使后裔们大
致明白了：鉴于张骞墓墓道出现
损毁的情况，此次“发掘张骞墓”
主要是为了修理和保护，更是为
了 推 崇 和 表 彰 张 骞 这 位 民 族 英
雄，在国土沦丧之际提振学校师
生及地方民众御辱图强的士气和
决心。

为了进一步取得张氏后裔的
理解和信任，联大方面邀请张氏
后 裔 到 学 校 参 观 座 谈 。 8 月 14
日，联大历史系师生在学校第 13
教室招待张氏后裔张林庵及联保
主任朱秀峰等 18 人，详细说明学
校的考古工作计划及表彰博望侯
之本义。商谈的结果极为圆满，
约 定 于 8 月 24 日 上 午 九 时 半 开
工，开工前由县政府通知张氏后
裔，并由张姓推派代表数人及工
人四名全程参与考古发掘和修葺
工作。

（三）修理墓道

8 月 24 日上午 8 时 40 分，联
大师生代表、县政府工作人员及
数十位张氏后裔汇聚于张骞墓举
行公祭，一阵典雅庄重的鼓乐声
之后，主祀人依次上前，行叩拜之
礼，并上香、化纸：

张骞后裔致祀
许 寿 裳 院 长 代 表 西 北 联 大

致祭
李季谷及城固县代表唐节轩

致祭
李季谷、何士骥率领联大历

史系考古组学生阎应清等 25 人
致祭

徐旭生先生致祭（徐旭生是
历史考古学家，作为特聘工作指
导，成为本次公祭的主祭人之一）。

祭 礼 之 后 ，发 掘 工 作 正 式
开 始 。

自古以来，张骞墓作为当地
名迹受到乡民们的尊崇，连墓前
石虎都受到膜拜，如今却有西北
联大师生频繁出入墓地，说是“考
古”。“考古”到底是怎样的考法？
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连日来，
成百上千的民众顶着农历七月的
骄阳赶来围观西北联大的考古工

作。
26 日，墓东先前塌陷的墓道

口很快被清理出来，由花纹砖砌
成的拱门门楣出现在人们眼前。
拆去十二列封门砖，透过拆出之
洞，发现还有第二道封门。

27 日上午，将第一道封门外
所得器物加以清理并逐一登记保
存。下午，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
进入墓道，开始第一道封门内甬
道的清理工作，在昏暗、潮湿、布
满尘网的甬道里清理积土、测量、
检查、记录、拍照等等。

当时有这样一个分工：负监
察责任的，是县政府和张氏后裔，
以及西北联大的许寿裳、李季谷
等先生；由特聘的历史考古学家
徐旭生先生负责专业指导；周节
常先生负责事务工作；何士骥与
历史系学生负责现场考察工作。

8 月 28 日，第一段墓道积土
清理过半，人们带着几分好奇、几
分神秘争相探头观瞻。也许，通
过这道门，联大师生们的思绪已
经走到了历史的深处；张氏后裔
们的感受则更为特殊，生命的延
续是那么深远绵长，他们想象着
这位伟大祖先的模样……

正在此时，传来了一群人急
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边走边大
喊着：

这墓不能再挖了！
再挖下去，张老爷（当地人对

张骞的敬称）不能安睡了！
博望村的，你们这些不孝子

孙，老祖先必定惩罚你们！
农历七月的陕南本就多雨，

老天爷不失时机地应和着人们的
情绪，在几声炸雷之后下起了瓢
泼大雨。

工作现场的气氛骤然变得紧
张起来，参与墓道清理工作的几
位年轻的后裔有些沮丧地丢掉了
手中的工具，数十位后裔聚拢在
墓旁大柏树下商议起来。联大的
师生们感到事情有些不妙……

第二天依然下着大雨，联大
师生担心事情生变，一大早便冒
雨赶到张骞墓，发现先前参与工
作的张氏后裔提前到达墓地，他
们的态度大变，披着蓑衣的身上
散发着朦胧的雾气，师生们在被
监视和怀疑的气氛下展开工作。

原来，城固张氏后裔众多，其
中大部分居住在博望村，县城也
有分布，当时交通信息闭塞，墓葬
考古之事不可能逐一会商，相当
一部分后裔并不知其所以然。况
且，当时一般民众对于墓葬考古
的认知水平十分有限，随着墓道
清理工作的推进，各种猜测、各种
疑惑甚至迷信的言论层出不穷，
在人们的众说纷纭中，最终聚合
为一种激烈的反对浪潮。

此时虽然墓葬形制大体已了
解清楚，但墓道底部仍有厚厚的
积土，几名工人在先生们的指导
下猫腰工作着，他们希望在积土
中有所发现。

后裔们本着对宗族先贤之灵
的敬畏之心虔诚守护、处处防备；
联大师生则怀着对民族英雄的景
仰之情努力工作，以期修墓树碑
振奋国人精神。孰是孰非？时人
难以评定！在两种复杂情感的碰
撞中，在雨水与汗水的交织中，清
理工作艰难地进行着。

（四）发现封泥

在甬道积土中，破残马骨、五
铢汉钱、漆皮兽牙、带耳残陶罐一

点 点 、一 件 件 被 小 心 地 清 理 出
来。30 日晚间，一枚字纹陶片出
现了，几位先生如获至宝，仔细辨
识 下 ，只 见 那 陶 片 约 2.4 厘 米 见
方，0.4厘米厚，正面有阳文四字，
识读为“博望侯造（或铭）”，字体
在篆隶之间。陶片背面为平面，
有一不规则圆形小凹凸面，似原
有 附 着 物（如 鼻 纽 之 类）脱 落 所
致。

8 月 31 日，工作人员进入甬
道后发现了新的问题：因连日大
雨 ，墓 道 底 部 涌 出 一 泉 ，出 现 积
水，继续工作将非常不便。

考察工作是否继续？难道仅
止于第一段墓道？

联大师生经过一番讨论，决
定到此为止。理由有三：一是大
致弄清了墓葬形制，且由出土字
纹陶片进一步证实了墓主身份，
考察目的基本达成；二是考虑到
张氏后裔们复杂的情绪；三是考
察经费业已告罄，难以为继。

从墓葬形制来看，张骞墓墓
道位于封土东侧，与汉茂陵、汉阳
陵等墓道的方向一致。毕沅立碑
于封土南侧，是误认为汉代墓葬
为南北向所致；另外，清理中发现
墓道的两道封门及甬道全部用汉
砖砌筑，墓道积土中还清理出 14
枚五铢钱，由此可以断定为汉墓，
而在散乱陶片中发现的“博望侯
造（或铭）”字纹陶片，尤足证为张
骞原葬之墓。之后，参与本次发
掘的多位学者先后发表了论文或
相关文章，这批文献资料以及“博
望”封泥，成为张骞墓真实性完整
性的有力佐证，为保护和研究张骞
墓奠定了科学依据，也为张骞墓后
来成功申遗发挥了关键作用。

（五）立碑为记

1939 年 4 月 6 日，为纪念“民
族扫墓节”，西北联大校常委胡庶
华 、李 蒸 、徐 诵 明 带 领 全 校 师 生
1400 余人前往张骞墓祭扫，倡导
青年学生发扬张骞“持节不失”、
开拓进取的爱国主义精神。5月，
西北联大在张骞墓前刻立《增修
汉博望侯张公骞墓道碑记》，碑文
气势雄壮，慷慨激昂，洋洋洒洒近
千言，历数墓主张骞出使西域的
历史功勋，以及中华民族数千年
来御辱图强的苦难历程，激励流
亡中的师生们发扬民族气节，“立
懦振颓，完复兴之大业”！

其 实 这 未 尝 不 是 一 个 最 好
的结局，西北联大所做的适度发
掘、清理保护和后来的一系列科
研成果，以及围绕张骞墓所开展
的相关活动，对张骞后裔和当地
民 众 产 生 了 巨 大 的 思 想 冲 击 ，
成 为 一 次 广 泛 而 又 深 刻 的 文 化
普 及 宣 传 ，张 骞 墓 的 价 值 首 次
提 到 了 全 民 族 的 高 度 ，成 为 西
北 联 大 留 给 城 固 当 地 最 深 刻 的
历史记忆。

1939 年 8 月，国立西北联大
被拆解为五所国立院校，这所大
学联合体只存续了短短的一年零
四个月，但“国立西北联大”却被
镌刻在张骞墓前的《增修汉博望
侯张公骞墓道碑记》上，成为永远
的西北联大，张骞的开拓进取精
神与西北联大一代学人“兴学报
国”的精神在同一块石碑上联辉
合耀，光照千秋！

高建瓴（1793～1865），字汉
屋，号兰溪。清道光元年（1821）
考 中 举 人 ，先 后 任 广 东 省 澄 海
县 、高 明 县 知 县 ，连 平 州 知 州 。
任 职 七 年 中 ，勤 恳 治 理 ，政 绩 显
著，受到巡抚林则徐的称赞。鸦
片战争时，他率领民众支援前线
作战，耳朵被大炮震聋。林则徐
被 革 职 流 放 后 ，他 辞 职 返 回 原
籍，被聘请担任城固斗山书院讲
席，辛勤教授二十多年。在此期
间，他悉心研究了程朱与陆王理
学各派以及张载、冯从吾关学派
的学术思想，推崇“二程”和李颙
的观点，晚年喜欢读《易》。他认
为理论要服从于实践，主张人人
反省修养，树立道德，不要空谈，
要 身 体 力 行 。 为 了 强 调 社 会 道
德，端正风气，改变陋习，他撰写
了劝人戒邪教、戒淫秽、戒赌博、

戒 吸 鸦 片 的 歌 谣 。 在 汉 水 的 通
济渡口义务修建了一座桥梁，方
便行人过江；还在家乡置义冢一
块 ，收 葬 无 主 尸 骨 ，受 到 四 乡 百
姓的称颂。生平著述较多，主要
有《十三经精义》《苏陆文集选》

《举 业 指 要》，并 刊 印 了《孝 经》
《忠经》《先儒语录》等。

长子高万鹏改革税制

高 建 瓴 长 子 高 万 鹏 ，字 抟
九。同治七年（1868）进士，选翰林
院庶吉士，授散馆编修，升詹事府
赞善，迁侍读学士，官至布政使。

同治年间，高万鹏从外省返
乡 ，恰 遇 陕南灾荒，乡亲邻里衣
食困苦。他慷慨捐银 300 两，资
助族人生产自救，又乞求当地驻
军捐米 60 余石，发给生活特困的
乡亲。

光绪八年（1882）高万鹏出任
湖南常德知府。到任数月，审结
积 案 180 多 起 。 调 任 长 沙 知 府
后 ，积 极 征 兵 筹 饷 ，更 显 清 正 廉
洁，深得上司器重，升任迁为安徽

凤 颍 六 泗 道 道 台 ，兼 管 凤 阳 官
税。他力排众议，整顿税务，严惩
贪官，革除积弊，税收倍增，却无
损商民之利，得到百姓拥护。

十二年，高万鹏出任顺天府
尹，所属房山县，洪水为患，受灾
数万家。高万鹏筹款赈灾，救活
很多灾民，帮助百姓恢复生产。

后升湖南布政使，未上任便
病故了。

次子高士鹏拒受“参费”

高 建 瓴 次 子 高 士 鹏 ，字 云
程。同治十二年（1873）拔贡，历
任四川省汉州、邻水、犍为等县知
县和德阳同知。

光绪三年（1877），陕西灾荒，
汉中尤重。高士鹏捐粮七百石，
赈济灾民，并出资掩埋饿死者尸
骨二百余具。

二十三年，邻水县久雨成灾，
死 了 许 多 人 。 高 士 鹏 来 不 及 请
示 ，便 开 仓 放 赈 ，救 活 了 很 多 百
姓。但监察司以违犯朝廷规定为
由，责令高士鹏偿还库粮，并诬蔑

高士鹏“收买民心”，调离邻水。
高士鹏以俸金偿还库粮。离开邻
水时，当局按常规送给他“参费”
5000 金，并说明这是惯例。高士
鹏说：“虽然是惯例，但也是陋习，
我即使穷死，也不会接受。”

在德阳任职时，高士鹏捐出
自己的养廉银 3000 两兴修水利，
开办学校。

辛亥革命后，高士鹏返回城
固县，负责赈济事务，赈济灾民 4
万多人，同时负责本县教育，在城
固 单 级 师 范 及 实 业 学 校 教 授 国
文。

1927 年 ，高 士 鹏 病 故 ，享 年
77岁。

孙子高杞抵制曹锟贿选

高杞（约 1860～1930），字瀚
湘 ，高 万 鹏 之 子 。 宣 统 三 年

（1911），高 杞 任 城 固 县 民 团 团
长。农历十二月上旬，秦陇复汉
军统领邓占云入斜谷道，沿湑水
河谷，途经城固县升仙村，攻打汉
中府，失利，退驻十八里铺（今汉

台区铺镇）。洋县民团团长李岱
岳，约城固民团前去攻打邓占云，

高杞严词拒绝。

1912 年春，高杞在汉中加入

同盟会。三月，城固县自治会成

立，推选高杞出任会长；县议会成

立后，又被推举为议长。
1913 年，高杞当选为中华民

国众议院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

会活动。1918年，众议院改选，高

杞再次当选为议员。

1923 年，北洋军阀首领曹锟

以 5000 银元一票的价码收买议

员，贿选总统。选举当天，曹锟为

了标榜民主，邀请外国记者列席

会议，却在会场内外，密布特务、

暗探，监视议员投票。大多数议

员屈从了曹锟的淫威，投了曹锟的

票。但陕西省议员团中，高杞等六

人投了反对票。特务本想当场抓

人，但碍于外国记者在场，不便行

动，只好等散会后去住所抓人。

高杞等人投票后，即趁人多

混 乱 ，换 上 小 帽 短 袄 ，乔 装 成 小

民，逃进天津法租界避难。

曹锟倒台后，陕西政局也随

着改变，高杞回到陕西，在省政府

任职。

一片楠竹林与我不期而遇。
棵 棵 竹 子 长 得 清 秀 挺 拔 ，直

入 云 霄 ，且 郁 郁 葱 葱 。 阳 光 透 过
竹 叶 的 缝 隙 ，倾 泻 到 竹 林 里 ，若
隐 若 现 ，泛 着 新 绿 ，煞 是 好 看 。
这 就 是 汉 中 红 寺 湖 中 的 楠 竹 林
生 态 园 ，一 片 集 雅 、娴 、静 、秀 于
一 身 的 竹 海 。

初 识 这 片 竹 林 是 这 个 初 夏 时
节。我纳闷，作为生在陕西西部、
长 在 西 部 大 地 的 自 己 忽 一 日 有 了
雅 兴 ，与 友 结 伴 ，翻 过 巍 巍 秦 岭 ，
到了陕南，竟然没有被碧波荡漾的
红寺湖风光所吸引、没有被承载着
千 年 汉 文 化 的 兴 汉 胜 镜 的 美 景 所
折 服 ，更 没 有 被 热 米 皮 、菜 豆 腐 、
褒河鲜鱼的美味所诱惑，唯独，这
片生在“小江南”的楠竹林让我眼
前一亮，流连忘返。

雨过天晴，空气中氤氲着泥土
的清新，竹叶上滚动着晶莹剔透的
小水珠。我们一行漫步在竹林里，
聆 听 着 清 风 拂 过 竹 林 沙 沙 的 天 籁
之 音 。 沿 着 一 条 幽 静 的 小 道 前
行 。 我 禁 不 住 想 起 李 白 的 那 句 ：

“ 绿 竹 入 幽 径 ，青 萝 拂 行 衣 。”是
的 ，这 里 ，没 有 都 市 的 喧 嚣 ，没 有
生活的纠结，只有一颗远离尘世的
素心，隽永超脱，安静淡然。在这
里，可以任意构思一首意蕴深长的
诗 歌 ，描 摹 一 幅 诗 情 画 意 的“ 新 竹 图 ”，可 以 什 么
也 不 做 ，只 与 这 片 竹 林 对 语 ，也 是 一 种 别 样 的 享
受。我微微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就是一个忘却尘
世 的 隐 逸 女 子 ，一 袭 洁 白 的 侠 衣 ，仿 佛《卧 虎 藏
龙》的 玉 娇 龙 在 竹 林 中 穿 梭 飞 舞 ，飘 忽 不 定 ，想
想，那该是多么壮美的场景啊！

我轻轻走近一棵翠竹，深深凝视，伸手触摸粗
壮、结实的竹竿，细腻光滑处有细小的节，着实使
我内心一阵欢喜。想起在影视作品中看过四川人
用竹筒装水、酿酒、蒸米饭，莫非就是它了？随行
的朋友似乎看出了我的意思，他笑着说：“这里北
临汉江，南依巴山，与四川省巴中市紧紧相连，所
以这竹子颇有些南方范了，这里的人也带着浓浓
的川味呦！”

果 不 其 然 ，如 同 朋 友 说 的 那 样 ，在 走 出 红 寺
湖 风 景 区 的 路 上 ，偶 遇 一 卖 山 珍 野 味 的 老 太 太 。
她约莫六七十岁，长得清瘦、俊俏，只见她面前的
摊 点 上 有 序 摆 放 着 鹅 蛋 、竹 笋 ，还 有 我 叫 不 上 名
字的野菜。我和老太太拉了几句家常，问她价格
时 ，想 不 到 老人操着一口流利的四川话说：“不贵
啦 ，你 看 鹅 蛋 这 么 大 ，一 个 才 五 块 ，竹 笋 也 很 新
鲜，刚挖的，一捆也是五块！”我笑着回她：“好啊，
那就买捆竹笋吧！”就这样，在汉中这块富饶的地
方 ，我 亲 眼 目 睹 了 竹 林 的 风 采 ，收 获 了 鲜 嫩 的 竹
笋，也与这里的勤劳朴实的乡亲来了个亲密接触，
真是收获满满。

竹 子 ，自 古 以 来 ，就 深 受 文 人 墨 客 的 喜 爱 。
“ 宁 可 食 无 肉 ，不 可 居 无 竹 ”，宋 代 文 学 家 苏 轼
在《於 潜 僧 绿 筠 轩》中 对 竹 子 的 宠 爱 体 现 得 淋 漓
尽 致 ，可 见 一 斑 。“ 咬 定 青 山 不 放 松 ，立 根 原 在 破
岩 中 。 千 磨 万 击 还 坚 劲 ，任 尔 东 西 南 北 风 。”清
代书画家、文学家郑燮在《竹石》中更是将竹子顽
强 不 屈 的 风 骨 描 写 得 恰 如 其 分 ，成 为 经 典 佳 作 ，
他的《墨竹图》等有关竹子的画作更是独特传神，
堪称一绝。

楠竹，是毛竹中最名贵的一种，适合在气候温
和湿润、土壤肥沃的地方生长，而汉中这块有“中
华聚宝盆 ”之 称 的 宝 地 正 符 合 了 这 些 特 点 。 近
年 来 ，汉 中 人 ，踏 着 历 史 悠 久 的 汉 文 化 ，围 绕 竹
子 、油 菜 花 、汉 水 胸 有 成 竹 地 做 起 了 旅 游 大 文
章 。 就 这 样 ，自 然 与 历 史 的 多 重 偏 爱 、山 水 与

人 文 的 美 妙 融
合 ，使 汉 中 成 为
陕 南 一 颗 璀 璨 的
明珠。

祖 孙 三 代 政 风 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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